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春晚特別節目——《國色天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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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



話說，春晚本來是中國老百姓每年最關注的一道「年夜飯」，但是，俗話說的好，「眾口難調」，儘管導演和演員們很努力，但還是無法挽回「一蟹不如一蟹，一年不如一年」的窘境?。



於是，導演下了狠心，今年春晚，要來一款與眾不同、尺度很大、能把觀眾釘在電視機前的節目。



節目的名字叫做「國色天香」。



這個節目，一個非常特別的古典舞蹈節目。



但是，導演說了，到真正表演的時候，不止是舞蹈那麼簡單，一定會出現震撼的場景。



這麼幾番炒作，大家對這個節目的期待值也達到了頂點。



大年三十晚上，十點多種，晚會進行中。



經過不少令人哈欠的節目後，終於，令人期待、讓人好奇的節目《國色天香》終於開始了！



優雅的古箏聲中，「西施」作為四大美人之一，款款出場。



扮演者秦嵐，穿著一身淡綠輕盈的裙衫，長髮溫婉，足躡絲履，水袖在其手中遊走，顯得十分飄逸。



西施輕輕長嘆一聲，仿佛在抒發那無盡的幽思和慨歎，然後就輕舒光袖，腰肢輕扭，開始輕柔的舞蹈。



這時，一個高冠長袍的年輕男子走上台，對西施道：「美人，夫差已死，汝當回越國，與我泛舟五湖，豈不自在？」



西施滿臉喜悅期待，和男子輕輕共舞，當然，他演的就是范蠡了。



兩人舞姿配合默契，笑靨相對，觀之令人心醉。



忽然，范蠡抽出長劍，「噗」的一聲，猛的刺入西施的小腹，然後抽了出來。



那長劍約莫一尺多的長度儘是鮮血。



這一幕觀眾們始料未及，現場發出了一陣驚呼，電視機前也有很多觀眾驚呆了。



「唔…」西施捂著肚子，秀面上微露痛苦之色。



范蠡朗聲道：「吳國已滅，越國當興！如若你回越國，勾踐主公必然不捨，令你入宮，吾豈能留你狐媚我主？只能忍痛割愛矣。」



西施俏眼含淚，嬌吟道：



家國興亡自有時，吳人何苦怨西施。



西施若解傾吳國，越國亡來又是誰？



吟罷，西施嬌軀旋轉一圈，仰面倒在地上，腰間早被鮮血染紅，兩條腿兒輕輕蹬了幾下，身子抽搐一陣，就此不動，一縷香魂飛歸離恨天。



幾個越國士兵打扮的人上台，將西施的屍身高高舉起，可憐西施已成為一具艷屍，像一匹軟軟的絲綢一樣任人扛抬擺佈。



他們走到一旁，把屍身仰面放下，權當舞台布景了。





（二）



正當大家為西施的遭遇慨歎時，音樂陡然變的鏗鏘。



第二個美人——貂蟬，已經出場了。



扮演者正是佟麗婭。



貂蟬一改西施的柔弱幽怨，一襲大紅的華服裙衫，面容姣好，妝容精緻，英氣勃勃，手持兩根翎羽，在舞台上隨樂起舞，紮實的舞蹈功底伴著美輪美奐的舞美設計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

貂蟬邊舞邊唱道：



星掩愁雲夜露寒，斂容拜月玉香殘。



司徒妙計連環破，貂嬋機謀美色嫣。



紅玉纖柔擒赤兔，翠裙飄裊縛青鳶。



倘無弱女紅顏媚，那有三足鼎立言。



這時，一個全身甲冑的壯漢，帶著幾個兵丁上台，高聲道：「吾乃許褚也！今日我曹軍白門樓滅呂布，主公似乎對此女有意，吾當趁早殺之，以除後患！」





貂蟬早被兩個士兵擒住，跪在地上。



許褚抽出長刀，對準貂蟬粉頸，呵呵冷笑。



貂蟬淒聲唱道：



歌月徘徊孤樓前，舞影零游群雄間。



如花朱顏非吾願，香消玉殞惹誰憐。



「嚓」的一聲，刀光閃處，貂蟬的人頭早已落在地上，腔子裡鮮血直冒，無頭屍身咕咚一聲傾倒在地，抽搐幾下就沒了動靜。



許褚道：「把這賤屍拖出去！」



幾個士兵把貂蟬的無頭艷屍拖到一旁，和西施的屍身放在一起。



許褚拎著人頭過去一扔，帶著士兵就下台去了。





（三）



兩個知名的美女，眨眼之間，就變成了兩具淒美的艷屍，這巨大的反差，使得觀眾們心理掀起了巨大的波瀾。



很多男觀眾早已興奮的支起了小帳篷，女觀眾的下身也有些濕潤。



這時，第三個古典美女出現了。



馬蘇扮演楊貴妃，雍容華貴，裙擺搖曳，款款上台，背景音樂當中，有人輕聲吟唱《長恨歌》



……



漢皇重色思傾國，御宇多年求不得。



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。



天生麗質難自棄，一朝選在君王側，



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



……



牡丹叢中，楊貴妃粉面含春，翩翩起舞，正當觀眾們沉浸在這美好的音樂和舞姿中時，忽然，優柔的音樂變得緊張鏗鏘，彷彿萬馬千軍奔騰馳騁。



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。



九重城闕煙塵生，千乘萬騎西南行。



翠華搖搖行復止，西出都門百餘里。



六軍不發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。



花鈿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。



……



陳玄禮帶著幾個唐軍士兵上台，大聲道：「楊氏禍國亂政，罪當滅族。楊國忠已經伏誅，請娘娘即刻上路！」



楊貴妃花容失色，踉蹌著想逃開，但早被兩個士兵一左一右夾住。



士兵們飛快的將白綾套在樹枝上，他們簇擁著楊貴妃，來到樹下，一個士兵跪在地上，讓楊貴妃踩著自己的後背，把脖子套進白綾。



楊貴妃的眼角流下兩滴清淚，是對唐明皇絕情的悲哀，對自己美好生命被剝奪的不甘。



出演楊貴妃的馬蘇，此時完全沉浸在劇情中，已經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演員馬蘇，還是千年前的楊貴妃了。



充當凳子的士兵起身，楊貴妃就這樣懸掛在空中了。



「唔~~~唔~~~」貴妃豐滿的身體狠命的掙扎和抽搐，裙下兩條玉腿蹬踏，彷彿想踩住救命稻草，躲避那代表死神的白綾，但所有的一切都是無用功。



扮演唐軍士兵的演員近距離欣賞貴妃死去的全過程，興奮之情難以形容。



貴妃的眼睛逐漸失去了神采，嬌軀的掙扎幅度越來越小。



長裙遮掩的下體，她已經洩身了好幾次，終於，在巨大的痛苦和快感中，她嚥下了最後一口氣，靈魂化作千百片晶瑩的碎片，身體變成了枝頭搖曳的艷屍。



一個士兵抱住貴妃的腿，將她的屍身放了下來。



陳玄禮大聲道：「貴妃已死，屬下護送陛下即刻上路，奔赴蜀地也。」



幾個士兵將楊貴妃的艷屍抬到一旁，和西施、貂蟬的屍身放在一起。





（四）



正當觀眾們為楊貴妃的死亡而惋惜時，節目繼續。



背景音樂變成了淒婉的琵琶聲，有一個女聲曼聲唱道：



群山萬壑赴荊門，生長明妃尚有村。



一去紫台連朔漠，獨留青塚向黃昏。



畫圖省識春風面，環珮空歸月夜魂。



千載琵琶作胡語，分明怨恨曲中論。



王麗坤扮演的王昭君，長裙罩袍，懷抱琵琶，款款上台。



她輕歎一聲，滿臉幽怨，一個弱女子為了和親大業，千里迢迢，永別爹娘，嫁給那荒蠻之地的單于，怎能不令人憐惜？



但是，昭君一人的淒苦，換來了多年和平，千萬漢家兒郎不用在疆場上拋灑熱血，怎能不算是大功德一件呢？



這時，幾個遊牧部落打扮的戰士，腰間挎著彎刀，在一個酋長模樣年輕壯漢的帶領下走了上來。



年輕酋長沖昭君道：「母親，父親已經亡故，按照我部習俗，孩兒當娶了母親為妻。望母親勿要推辭。」



「我本漢家女兒，怎能行此禽獸之事？休得無禮！」昭君面色緋紅，斥責道。



「嘿嘿，匈奴部落，現在是我為王，恐怕由不得母親做主了。」



「我寧死不從，如若硬逼，汝可速速殺我。」昭君堅定的說。



年輕酋長獰笑一聲道：「名分上你是我母親，卻能比我大的幾歲？本王垂涎母親美色好久了，如若做個夫妻，你情我願，豈不是好事一樁？母親好不識抬舉。請母親好好想一想，晚上我再來規勸。」



說著，一甩披風，帶著幾個侍衛大踏步走了下去。



昭君輕歎一聲，道：「為了保住名聲，我只有赴死一條路了。」



她抽出一把匕首，衝著南面漢庭方向拜了幾拜，猛的抹向自己的脖子，鮮血如箭一樣飆了出來。



昭君踉蹌著走了幾步，淒然一笑，倒在地上，一圈血跡漸漸擴散開來。



她的眼前一片鮮紅，腦海中又浮現出自己在洛陽的生活，往事如煙，不堪回首。



一縷香魂就這樣離開了軀體，朝著故鄉的方向飛去。



年輕酋長上台，大驚失色，抱住昭君屍身道：「母親，孩兒不孝！」



昭君的屍身就這樣被他橫抱著，像一匹柔軟的絲綢，腦袋無力的垂著。



幾個侍衛走上前來，把昭君的屍身抬到一邊。





（五）



西施、貂蟬、玉環、昭君，四個古裝美人的艷屍，就這樣在舞台一側躺成一排，任憑觀眾評頭論足。



西施的臉上，驚詫夾雜著哀怨，仰面躺著，腹部被鮮血染紅。



貂蟬的人頭落在一旁，無頭的屍身側躺，腔子裡的血已經流乾了。



貴妃是被吊死的，美麗的眼睛圓睜，一小節舌頭調皮的露在嘴唇外面，穿著絲履的腳背繃的緊緊的。



昭君一臉幽怨的苦笑，脖子上血肉模糊，紅色的鮮血和紅色的裙衫、罩袍，顯的是那樣的淒艷。



四具艷屍就這樣被抬了下去，早已有富人預定了她們的屍首，她們的下落、買家、結局，也許永遠是一個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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